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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直译和意译 

依 旺 的 

（云南西双版纳州少数民族研究所，西双版纳  666100） 

 

[摘  要] 傣族贝叶经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佛教典籍，更是傣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傣族人民的“百

科全书”。笔者结合自己翻译出版《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翻译实践经验，阐述了翻译《中国贝叶经全集》过程中需要注

意的几大问题，从而得出《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翻译应做到“忠实原著”，尽量避免“文化转换”和“加工创造”的观

点。 

[关键词] 贝叶经；《中国贝叶经全集》；直译；意译；形式 

[中图分类号]  H253.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0X（2009）04-0077-06 
 
 

引   言 

贝叶经是刻写在贝多罗（梵文 Pattra）树叶上的佛教经文，最早起源于印度。一般认为贝叶经是
在公元 7世纪前后随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再经缅甸、泰国传入我国云南省西南边疆地区。
傣文贝叶经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除了记载佛教经典之外，还有傣族的天文历法、社会历史、

法律法规、民情民俗、医理医药、生产生活、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千余年来，

傣族人民对傣文贝叶经倍加珍惜，视为传世之宝，誉为“运载傣族历史文化神舟”。时至今日，傣文

贝叶经仍在被人们识读、研究、使用以及刻制，傣文贝叶经文化具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2004年 7月，笔者有幸获得参与此次重大翻译工程的机会。在翻译实践中，由于接触到贝叶经
典中的不同文本题材，学习了直译、意译两种翻译形式，获得不少启示，并对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提

出一些不甚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广大的专家学者。 

 

一、贝叶经与《中国贝叶经全集》 

贝叶经，傣语称“tam⁴lan⁴”，是用铁笔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教经文和记录傣族社会历史、
生产生活及文学艺术的典籍，是傣族先民们用于记录本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西双版纳贝叶经

分为叶质形和纸质形两种，分为巴利文和傣文文本，其规格有每页四行式、五行式、六行式和八行

式四种。贝叶经不仅刻写了佛教经典《三藏经》，还刻写了大量的世俗文学，如《粘响》、《召树屯》、

《兰嘎西贺》、《葫芦信》及傣族著名的《花卉情诗》、《隐语情诗》、《韵律情诗》、《转行情诗》、《鹦

鹉情诗》、《凤凰情诗》这“六大情诗”，形成中华文化中极具特色的地方性民族文化，从而使丰富的

贝叶经典变成傣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傣文贝叶经不仅是佛教经典，更是傣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傣族人民的“百科全书”。因其

独特的文化内涵、社会价值和艺术魅力，贝叶经被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人文关

怀。为使传承傣族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贝叶经典以另一种比较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可读性强的姿

态展现在世人面前，2001年 4月，西双版纳州委、州政府与云南大学贝叶文化研究中心对《中国贝
叶经全集》的翻译和出版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探讨，并达成协议，筹备出版《中国贝叶经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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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卷。2006年 4月，由西双版纳州州长刀林荫主编的《中国贝叶经全集》第 1～10卷正式发行。
截至 2008年 4月，以“六对照”形式编纂结集的《中国贝叶经全集》已有 60卷问世。 

《中国贝叶经全集》是对西双版纳傣文贝叶经的一次综合收集整理，是我国首次对“树叶上的

文化”——贝叶经的大规模抢救。经过“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傣族民间传说中的“八万四

千部”贝叶经，早已随着熊熊燃烧的大火化为灰烬。目前，西双版纳州所能收集到的贝叶经，大都

来自流散于民间的 3000余部。随着时光流逝，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可能会逐渐消失，对它的抢救保
护工作迫在眉睫。对此，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对这些贝叶经广泛搜罗，调集财力、

物力和人力对搜罗来的贝叶经进行筛选，最终选出 130部具有代表性的贝叶经典，对其进行翻译整
理，计划编撰 100卷《中国贝叶经全集》出版发行。 

《中国贝叶经全集》是对西双版纳傣族贝叶经的系统化、规模化的挖掘和整理，是贝叶经的发

展和延伸。《中国贝叶经全集》以贝叶经影印本、老傣文、国际音标对老傣文之注音、汉文直译、汉

语意译、新傣文意译的“六对照”形式，使具有千年文化底蕴的傣族经典以现代书籍通俗易懂的特

点呈现在人们面前，成为人们研究的经典藏书。 

 

二、关于《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直译 

跟所有民族语文翻译的形式一样，对《中国贝叶经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内容的翻译，主

要采取汉语音译、直译和意译三种翻译方法。汉语和傣语虽然同属汉藏语系，但由于客观环境的不

同或者文化方面的差异，汉、傣两种语言在个别词汇、语法上出现词义空缺，即在傣族的特定历史

条件下产生的词语、成语等，在汉族的语言里无法找到。这类词语主要是人名、地名或一般名词。

在《全集》的翻译过程中，若遇到此类语词，一般采取音译加注释的方式。此外，由于大部分《中

国贝叶经全集》的文本内容都来源于傣族贝叶经巴利语
①
典籍，所以每一卷《全集》的开首语，都有

巴利语存在，对此，翻译者采取音译、注释的方式。 

在《全集》中，最能体现西双版纳傣族语言习惯特点的，是对文本的直译部分。众所周知，一

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语音、语

法和词汇系统。为突出西双版纳傣族语言特点,在对《全集》原文内容直译时，主要采取西双版纳老

傣文、国际音标和汉语“三对照”的方式。翻译人员字对字、句对句地把文本内容翻译出来，不要

求用汉语的语法习惯去翻译文本内容，也不用华丽的汉语词藻去修饰、转换，对具有可译性限度的

双关语和四音格词
②
，依旧按照原文内容字对字、句对句的翻译。 

对于其他民族读者而言，初看《全集》的直译内容，会觉得语句不通、词序不对，完全走入了

一个“杂乱无章”的文字世界。仔细研究，可从中了解西双版纳傣语的词汇结构和语法特点，了解

当地傣族的语言习惯。《全集》采用老傣文、国际音标、汉语“三对照”的形式直译，不仅可以让研

究者学习傣语发音，还可以了解词汇结构、语法特点，进而能够学习西双版纳傣语。汉、傣两族虽

同属于汉藏语系，主、谓、宾的基本词序在汉、傣两种语言里是一致的，可定语、状语的位置却不

同。单词作定语时，汉语中定语的位置大都是在中心词之前，傣语中定语的位置一般是在中心词之

后。如《全集》第 60卷《烘乖凤》中的选句： 

emI'rjz8J4ihLw’kW\’sudtjyjWVyD 
mŋ⁴ra⁴ʦă⁴ni⁴loŋ¹kvaŋ³sut¹ta¹jao⁴jot⁴ 
一般情况下，这句话翻译成汉语就是“宽广辽阔的勐拉贾城”，但在《全集》第 60卷《烘乖凤》

的直译选段，这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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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rjz8J4ihLw’kW\’sudtjyjWVyD（西双版纳老傣文） 

mŋ⁴ra⁴ʦă⁴ni⁴loŋ¹kvaŋ³sut¹ta¹jao⁴jot⁴（国际音标） 

勐拉贾城大宽尽眼睛长（形容勐拉贾城非常宽广，一眼望不到边） 

通过直译，可让读者看出，傣语里是将最能反映本质特征的修饰语，紧紧列在中心词之后，依

次排列；汉语的状语位置，一般在动词、形容词之前，可傣语中状语的位置却有前有后。汉傣两种

语言里介宾结构的位置也不相同，汉语中介宾结构在动词、形容词之前；傣语的介宾结构则在动词

之后。通过《全集》的直译内容，可看到汉、傣词序方面的异和同。除此之外，为保持原文特色，

《全集》的直译译文不对原文所用的形象和比喻做更改。如《全集》第 43卷《花蛇传奇》里的选句： 

tN,qjNex\jzj_d%_o=N \.h[_acjyu6W\r.qW[;Wbc7D]siPvInN\]>r"]si.sd"\q-.nep\]j 
tun¹xan⁴ʦău³tsai⁴deu¹xɯn³jăi²ʔa⁴ju⁴thon³xvăi⁵lɛu⁶pɒ⁴tăt⁴sip¹năn⁶na⁴rắŋ⁴si¹săi¹dăŋ²xăm⁴năi⁴bău³ 

他男孩长大年纪圆满后足够十岁那光辉如金里坩埚 

以上这段话的意思是：“十年之后，男孩的形象就像坩埚里的金子闪闪发光。”由此可以看出，

当地的傣族百姓有用“坩埚里的金子”来形容男孩子英俊、健硕的语言习惯。像这样充满民族地域

文化色彩的形象和比喻，在《全集》中比较多。为保持原文的特点，遇到这样的词汇，都不提倡用

汉语里的“英俊”、“美丽”、“挺拔”、“帅气”等词汇去转换，而是按照文本内容原汁原味地翻译出

来，以便读者能够真实地了解当地傣族的语言特点。 

为此，笔者认为，在《全集》的直译部分，应力求准确和真实，不能用汉语的语法结构和形象

比喻去代替或转换原文所要表达的内容，只有这样，《全集》的直译才具可读性。 

 

三、关于《中国贝叶经全集》的意译 

在《全集》中，以通俗、流畅、易懂的方式把传承傣族千年文化的典籍内容呈现于广大读者面

前的，应当是意译部分的内容了。所谓意译，从理论上讲，就是为了消除两种语言的差异，从而将

原文中形象舍弃，代之以译文读者熟悉的形象。但是，在对《全集》的意译过程中，为了保留原文

特色，不仅没有把原文中的形象或比喻舍弃，还提倡积极保留，并以补充一个词、一段话的方式使

原文意义表达流畅、完整。例如《全集》第 60卷《烘乖凤》里的一段话： 

oc9Wdo \̀m[Crn \̀h= \milUkputTjputTihN\ ]] 'aIN~bM,g\-z [̀eni"d"[ex]\j7N]z \̀tiwJ[  
xɒ¹phot²xɒi³mɒn⁵hɯ³mi⁴luk⁴put¹ta¹put¹tɪnăŋ³ʔin⁴phum⁴kăm⁶tsɑi⁵nŋ⁵dăŋ²tsău³tăn⁴tsɒi⁶ti¹va⁵ 
请求救奴小的让有儿子女儿于梵天王帮助关于大王会说 

h= \sN[hãocYj[7=evNep]jd"\el]jeekMniWV7CAgJW 
     hɯ³săn¹hɯ¹xɒ¹ja²tɯ⁴pin¹băn¹dăŋ²lău⁴kɛm¹niu⁶tɒ⁴kva⁴ 

给什么呢请求别轻视如芦苇混合攀枝花吧 

如果只按照原意翻译，以上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请求大王把向梵天王求子的事情放在心里，要

像看到攀枝花混合在芦苇花里一样……”如果译文仅这样表达，就会让不了解当地傣族文化的读者

感到疑惑，大部分人可能不明白“要像看到攀枝花混合在芦苇花里一样”这句话到底表达什么意思。

为此，笔者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把以上这段话意译为： 

“此事关乎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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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大王要放在心里 

  要像看到攀枝花混合着芦苇花一样 

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 

以上一至三句话在原文里都能找到对照。但“特别引起我们注意”这句话，在原文里根本找不

到对照。笔者之所以在意译时加上这么一句话，其实就是为了解释“要像看到攀枝花混合着芦苇花

一样”这句话的含义，使原文意思表达完整。任何民族语文翻译，都有可译的限度，在《全集》的

意译部分，如果碰到无法用汉语表达，或者用汉语翻译出来有一定限度的语段，允许翻译者加上一

句话、一个词的方式把语段补充完整，使文本所要表达的内容尽可能地准确、易懂。但翻译者根据

自己的理解补充原文本来没有的内容是有限度的，必须在遵守原文本意、不破坏原文情节的基础上

加以补充。 

《全集》的翻译，是一项浩瀚的文化工程，翻译《全集》的原则，就是既要保持原文韵味，又

要满足广大不同文化层次读者的要求。之所以在意译部分有增、有减，主要是为了把原文意思表达

完整，把原汁原味、丰富多彩的贝叶经典籍的内容呈现于世人面前。一般而言，翻译文学作品，必

不可少地要讲求“信”、“达”、“雅”的标准。可笔者认为，任何理论都不能成为事物发展的死框架。

在《全集》的意译过程中，如果为了追求所谓的“达”和“雅”，给文章原本质朴、独特的形象和比

喻过多的转换和修饰，必将违背“信”的原则，从而失去文本本来的特点和价值。 

 

四、《中国贝叶经全集》里不同文学体裁的翻译形式 

《全集》里所收录的文本，包括了叙事长诗、传说故事、医药典籍、天文历法、佛教理论等文

本内容。由于笔者目前只完成了对叙事长诗、传说故事、佛教理论这三种文本的翻译，所以仅就《全

集》中的传说故事、叙事长诗、佛教理论这三种文本的翻译形式做初步探讨。 

第一，从内容和结构上看，傣族的传说故事大多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原文主要以娓娓道来的

叙述方式把情节逐步展开，文中的形象和比喻都比较简单，不含生涩难懂之意。所以，译者只需根

据原文顺序和结构，把握情节发展的线索，用比较质朴、自然的语言把形象和比喻翻译出来，就能

达到要求。但是，若遇到情节发展相对复杂、人物形象相对繁多的文本，译者可根据具体需要，采

用倒叙、插叙等的叙述方法翻译。为使译文简洁流畅，如果有重复的情节，可在不违背原文原意的

前提下做出必要的删减。但是，对传说故事中的形象和比喻，仍然不提倡转换和代替，也不对人物

形象等做更多的补充。此外，在翻译传说故事时，总会涉及人物对话。这时，就要求译者按照当地

傣族的称谓习惯、对话习惯把人物对话表达出来，即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说出的话不切合人物的

性格或身份是翻译中的大忌，对此，需由翻译者细心揣摩。 

第二，如果说“贝叶经”是西双版纳傣族文学典籍的一棵青翠欲滴的菩提树，那么叙事长诗，

便是那棵菩提树上繁茂艳丽的花朵。傣族叙事长诗以其语言优美、韵律独特、篇幅冗长、情节跌宕

起伏的特色，在我国民族文苑里独树一帜、香艳一方。 

在《全集》的书卷目录中，目前已经出版了《粘响》、《粘巴西顿》、《玉喃妙》、《松帕敏》、《娥

并三洛》等影响深远、流传广泛的著名叙事长诗。笔者目前也已经翻译完成《花蛇传奇》、《烘乖凤》

这两部叙事长诗。傣族叙事长诗虽然押韵，但是句子、段落长短不一，没有规则；形象和比喻虽然

繁多，却表达古朴、自然、地域性强、民族色彩浓厚；情节虽然跌宕起伏，但是叙述方式比较单一，

一般主要采取顺叙的手法。笔者为保持原文以上的特点，在对《花蛇传奇》和《烘乖凤》的翻译时，

尽力做到押韵，但不强求用汉语诗歌的形式去做到行句、段落之间字数相同、长短一致。因为不同

民族语言的诗歌无论在结构形式上还是表达技巧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如果译者想以汉文诗歌结构形

式把原文意思表达、翻译出来，勉强做到诗歌行句、段落之间的字数相同、长短一致，那必将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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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里部分形象和比喻的缺失。有的译者为了使译文句子、段落之间的字数相同、长短一致，甚至

把原文里的形象和比喻转换成汉语习惯的表达方式；有的甚至大量增加华丽辞藻、增加段落的方式

修改原文内容，以期达到诗歌句字和段落字数相同、长短一致的效果。这样翻译出来的译文，从形

式上看是整齐的，但是阅读之后就会发现，太多的华丽辞藻已经掩盖原文本来质朴、清新、富有民

族特色的味道；太过牵强的结构排列，只会造成译文意思偏离原文含义，这样翻译出来的诗歌也不

可能忠实于原作。 

为此，笔者认为，在对《全集》里的叙事长诗进行翻译时，不能生搬硬套地把汉语诗歌结构形

式和技巧放在译文里面。对于叙述长诗的翻译，应该忠实原文、保持原貌，原文有多长译文就有多

长，原文有多短译文就有多短，不必勉强句子和段落之间字数相同、长短一致。 

第三，佛教理论是翻译《全集》书卷目录中的主要内容。截至 2009年 4月，在已经出版的 60
卷《全集》中，就包括了《清净道论》、《吉祥经》、《波罗蜜经》等著名佛教经典。根据笔者已经翻

译完成的佛教理论典籍《中阿含经》来看，由巴利文翻译过来的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具有地域性强、

生活化、口语化、通俗易懂的特点。为此，在对《全集》中有关佛教理论文本的翻译，应保持原文

特色，不能照搬已有的汉译本的语言结构和表达方式。如： 

pugGAl¤x-[ [bWbg]mii.nVlKni;~dUjex\j7L]j`r=pugGAl¤x-[ [bWbnN]x].d\ 
puk¹kă⁴la⁴si²tsăm²pok⁴kɒ⁴mi⁴năi⁴lok⁵ni⁴lɛ⁴du⁴da⁴tsău³tăŋ⁴lai¹ʔăn⁴va⁵puk¹kă⁴lă⁴si²tsăm²pok⁴năn⁶tsa¹dăi³ 

      人四种类就有理世界了听吧众人即说人四类那将得 

aN].dzj~dUjex\j7L]j  ̀r= pugGAllj"u0[C'mN]g]evNkP]d)\hMI\g]p]rU\tjMaN] 
ʔăn⁴dăi¹tsa⁴tsău³tăŋ⁴lai¹ʔăn⁴va⁵puk¹kă⁴lă⁴laŋ⁴phɒŋ¹măn⁴kɒ⁴pen¹kăp¹doi³mi³kɒ⁶bău²rʊ⁶tam¹ ʔăn⁴mi⁴ 

     那得呢听吧众人即说人有些他就由于秽就不知道随那 

mI hMI\.n]tN, hMI\p]mI.nt,Ng]rUd)\g-wJ[d"[nir= hMI\g]p]mI.nt,N;wJ[aN]g]YuU[; 
mi⁴mi³năi⁴tun¹mi³bău²mi⁴năi⁴tun¹kɒ⁶ru⁶doi³kăm⁴va⁵daŋ²ni⁴ 
ʔăn⁴va⁵mi³kɒ⁴bău²mi⁴năi⁴tun¹lɛ⁵va⁵ʔăn⁴kɒ⁴ju²lɛ⁵ 
有秽里身秽没有里身就知道于这样即说秽就没有里身了说那样就在了 

pugGA llj"u0[C'.nVlKni]evNkP]d)\hMI\mN]g]rU\tjMaN]hMi\mi.nt,NwJ[d"[ni 
puk¹kă⁴lă⁴laŋ⁴phɒŋ¹năi⁴lok⁵ni⁶pen¹kăp¹doi³mi³măn⁴kɒ⁴ru⁴dam¹ʔắn⁴mi³năi⁴tun¹va⁵daŋ²ni 

人有些里世界是由于秽他就知道随那秽有里身说这样 

hMi\g]mi.nt,NgU;wJ[aN\]g]YuU[; 
mi³kɒ⁴mi⁴năi⁴tun¹kulɛ⁵va⁵ʔăn³kɒ⁶ju²lɛ⁵ 
秽就有里身我了说那样在了 

这段话，在电子佛书《南北传〈中阿含经〉对照》里这样解释：“诸贤！世间有四种人，云何为

四？曰：于此处，有人（心）有秽而不如实知‘内’（心）有秽，又有人无秽而如实知‘内有秽’……”

（“无秽经”选段）。从形式上看，这种文言文的表达方式字句精炼、言简意赅。但在《全集》的意

译部分，翻译为“众比丘，这世间有四种人，那么，到底是哪四种人呢？听吧！众比丘，有的人内

心有秽却不知道自己内心有秽，有的人有秽而知道自己本身有秽……”。傣族的贝叶经典籍大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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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民间，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已经口语化、通俗化，即便是理论性强、说教严谨的佛学经书，也都

带有浓重的民间口语色彩。在笔者所翻译的《中部阿含经》中，除了需要音译的部分巴利语外，其

余内容均以当地傣族口语表达方式叙述佛经理念。为此，在意译时，译者大可不必用汉语文言文的

语言结构方式翻译原文，只需根据原文通俗、生活化、口语化、地域化的特点，以白话现代文的方

式把原文意思完整、准确表达即可。再者，佛经理论的语言结构相对比较严谨，没有其他文学作品

的华丽辞藻，所以不宜对其作出太大的修饰和改动。 

关于佛经理论类书籍，《全集》的翻译者们曾经一度茫然。笔者也曾经在“该怎样翻译”、“如何

表达”、“是用文言文形式还是用白话文形式”等问题上感到疑惑。当译完《中部阿含经》，了解了原

文的语言特点、语法结构和叙述方式之后，笔者认为，对于流传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佛教理论的

贝叶典籍，在翻译上不能照搬汉语文言文译本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应以现代白话文形式，把原文内

容以叙述的方式翻译出来。如果《全集》里的佛经理论类书籍要求用文言文的表达方式翻译，那将

造成以下结果：1．译文与原文的语言结构、表达和叙述方式不相符合，将会失去民族性、地域性等

的特点。2．在《全集》的翻译队伍中，文化层次不等，翻译水平和驾驭汉语表达的能力参差不齐，

如果都要求翻译者用文言文的表达方式，那将增加翻译的难度。因为如果那样做，译者首先必须用

现代白话文的表达方式把原文内容翻译出来，然后再以文言文“之、呼、者、也”的语言表达习惯

去转换译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仅“画蛇添足”，还将影响翻译的进度。３．《全集》的出版宗

旨，就是要把傣族千年佛学经典呈现于世人，让广大读者得以最直接的方式了解傣族贝叶经、了解

傣族优秀传统文化。由于白话文的表达方式更适合不同年龄结构、文化结构的读者的阅读习惯，所

以在翻译《全集》的佛经理论类书籍中采用白话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比较能够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总之，在对《全集》内容的直译和意译方面，应力求遵循原文表达方式和语言习惯，尽量避免

文化转换或者加工创造。在对《全集》中不同文学体裁的翻译，也应忠实原著，不可生搬硬套，用

翻译理论的死框架来约束原文所要表达的意境。只有这样，才能使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傣族文学

这朵奇葩盛放在我国文学的百花园。 

《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翻译，开辟了傣族贝叶文化研究工作的新篇章，是西双版纳傣族民族语

文翻译工作的一次系统学习和实践。关于《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翻译理论和方法，还需所有翻译者

共同努力去探索、研究。  

                                

注  释：  

① 巴利语：系古印度的摩揭陀语，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同其他民族的语言一样，巴利语被引入傣泐文后，在漫 

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丰富的语言体系。 

② 四音格词：西双版纳傣语词汇中的一种独特结构，这种结构由四个音节组成，在句子中的作用相当于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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